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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阅见其人

写小城，见众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嘉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平湖市作家协会主席。
1965年元宵节生于浙江平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中国作家》

《北京文学》《小说月报》《钟山》《山花》《天涯》等发表小说600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奖并被
各类选刊转载。《斑斓》《数年一现》等被译介到法国、美国、日本、荷兰、英国、德国等国。《恐
惧隐私》《左手矛、右手盾》等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高的是麦子、矮的是豆荚》《五月的田
野》《麦子黄了》等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沿着大路走》《天空》《我爱陈三波》《四季奔跑》《天高云远》《花
篮里花儿香》等；中短篇小说集《配角》《静若莲花开》《说来，你我都是配角》《纪录片》《毛大
林的幸福》等。

詹政伟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您认为您走入大家视野的作
品是哪一部？

詹政伟：我是从13岁开始写作的，最早的一部小说是1985年的《渔
把式和他的儿子》，以渔把式和他的儿子为主人公，讲述两代人代沟的
故事。但真正比较成熟且知名度较高的作品是1994年刊发在《中国作
家》上的《斑斓》，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中篇小说，专门写了关于人
贩子问题。后来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单行本。我也比较幸运，一
出道，正好赶上了文学如火如荼的一个年代。

记者：四十多年来始终对文学葆有热情。想问问这份跨越半生的
创作坚守，最初的起点是什么？有没有某个具体的人或事，让您坚定了
以文学为业的选择？您的家庭，对您当作家有影响吗？

詹政伟：我的家庭比较特殊。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因为一些历
史原因活得特别憋屈。我的爸爸立志成为一名画家，但阴差阳错成了
一名船长，而妈妈好端端地在念书，却在十七岁就要嫁人。夫妻俩聚少
离多，结婚10年，才生下了我。我生下来4斤都不到，那时候还没有保
温，反正就是很艰难的。我身体不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就被托
付给奶奶抚养。

在三年级下学期，我因为身体原因休学在家。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我的一位亲戚，她是一名地理老师，当时她给我带来了两张地图，一张
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我把两张地图挂在墙上以后，开始研究中
国像什么，浙江省像什么，澳大利亚像什么……对一个小孩子来讲，想
象力是无限的宝贝。我历史和地理知识也正是通过这个突飞猛进
的。想象力丰富以后，我还以这个为题材，把这两张地图称为是墙上
的太阳，他们像太阳照射，然后就帮我驱除病魔，也提升了信心，也就
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想我以后一定要当一名作家。

记者：您起步写作时，有没有哪位作家对您影响比较大？
詹政伟：我起步写作时，由于身体条件和生活环境特殊，再加上我

们那个年代书籍比较匮乏，大多是语录式的书籍，文艺类就更少了，或
者说看到的也就是那么几部《金光大道》《艳阳天》等，能汲取的文学营
养很少。反倒是一些西方先锋文学对我产生了一些触动和影响，其中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排第一，他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对我
的影响很大；次之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本《百年孤独》成了全世界小
说家追捧的教辅书；列第三位的是罗伯·格里耶，他探索了新的小说语
言和表现手法。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保持每天五点钟起床的习惯，并且即
使在书房看书也不写东西，只是阅读和思考，这种习惯对您的创作有何
影响？

詹政伟：这个习惯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它保证了我每天都有充足的
时间去接触各类书籍，即使不进行实际写作，也能通过阅读和思考积累
知识，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这对我的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文学之始：从病弱少年到作家之路

记者：对于避免题材同质化，如何写出自己的独特味道，您有什么看
法？

詹政伟：我反感作家的同质化倾向。文学创作不同于其他行业，具
有局限性，作家不能仅靠名气，也无法预知每部作品的质量。培养作家
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需要长期坚持，不能一蹴而就。

记者：您会推荐家乡人看哪本作品？
詹政伟：我会推荐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巨来山海》，这本书既是个

人色彩浓厚、社会现象铺陈的收官之作，也是我个人生活经历的艺术再
现，其中包含了我和我的同学以及同龄人对青少年时代的反思和对翻天
覆地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

记者：《巨来山海》这个书名充满想象空间，“山海”有何含义？这部
作品被列为嘉兴市级文艺精品工程立项项目，评审中特别肯定了它的哪
些特质？您自己最希望读者从中读到什么？

詹政伟：书名中的“山海”，其实源于我们平湖的真实地理风貌——
既有九龙山的苍翠起伏，也有杭州湾的浩渺潮声。“山海”不仅是一种意
象，更是对家乡风土的深情回望。在评审过程中，作品因扎实的地方元
素获得关注：比如融入了红船精神等嘉兴特有的红色文化符号，也描摹
了九龙山等平湖地标，让地域文脉自然流淌于故事之中。这本书讲述了
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成长、挣扎与坚守。我最大的心愿，是读者能在
这些平凡却真挚的故事里，找到一点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而巨来则是
主人公的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百家姓里是否有这个姓，但我喜欢
它，它给人一种气势，配得上山与海。

记者：小说《我们都是有聊的人》这个标题很有当代感——在一个看
似高度连接却普遍孤独的时代，“聊”意味着什么？

詹政伟：这个“聊”，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状态的叩问。小说里写到了
一个热衷户外运动的家庭，唯独其中一位成员——一位外科医生——格
格不入。他不爱运动，一有空就只想躺下，最大的爱好是做白日梦。家
庭聚会时，大家聊的全是登山、骑行、露营，热闹非凡，确实“很有聊”；可
对他而言，这种“有聊”反而成了一种疏离。

书名中的“有聊”，恰恰是相对于“无聊”而言的。但我想探讨的
是：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有聊”还是“无聊”，其实都不容易。小说通过
六个家庭的生活切片，呈现了不同人对“意义”的理解——有人在喧闹
中寻找存在感，有人在静默中安顿自我。我们很难说哪一种更正确。
甚至，“无聊”未必就是消极的，它也可能是一种沉潜、一种对世界的另
类回应。其实不管是“有聊”还是“无聊”，无论选择哪一种活法，都值
得被理解、被尊重。

记者：在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这两部新作处于怎样的位置？
是突破、回归，还是某种总结性的尝试？

詹政伟：可以这么说——它们是我长篇小说创作的收官之作。今
后，我不会再考虑写长篇小说了。原因有二：一是身体确实不允许了。
前年突发心肌梗死，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写作的体力和精力大不如
前；二是心境变了，读者正转向短制化，我也尝试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转
向随笔写作。

这几年，我一直在专注写一部名为《啄木的鸟不一定就是啄木鸟》的
随笔集。原本计划写到二十万字就收笔，没想到越写越有兴致，如今已
积攒了五十多万字，竟有些停不下来了。这些文字看似散淡，实则延续
了我对人性、生活与时代的观察，某种程度上，也是换了一种形式在“写
小说”。

笔转新章：新作、告别与新声

内容简介:世道如棋局，人心似风
浪。本书是讲述王阳明一生传奇的全
新历史散文。在纷乱的时代里，王阳明
是那个在逆境中“靠心翻盘”的人。他
少年桀骜、屡试不中；被贬龙场，于孤寂
中悟道；又在乱世中重整山河，成就“知
行合一”的传奇。一生三起三落，不是

“天才开挂”，而是“逆境开悟”的极致实
践。

全书从王阳明的少年时代写到身
后事，不同于传统专辑，这更像是一部
写给当代人的“心学修行手记”。在焦
虑与迷茫并行的时代，它提供了一种精

神处方——如何在困境中不乱、在迷茫中定心、在行动中找到
自我。

作者张佳玮生于江南、现居巴黎，以历史考据为骨、文学笔
触为魂，用如武侠小说般的潇洒文风，重塑了一个有血有肉、可
共鸣的王阳明。

“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这不仅是古人的传奇，更是今
人的答案。

《定心》
张佳玮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风浪中修心

内容简介: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今
天，重复性脑力劳动被智能工具取代，
传统职业路径逐渐失效，个体面临前所
未有的身份焦虑。这本书从“第一性原
理”出发，提出“把自己作为解决方法”
的生存之道，构建了一套提升个人核心
竞争力的思维模型和实战策略。

这本书以“重塑基本面系统”“目的
与手段相一致”为底层逻辑，从 16个能
力维度分析其在AI时代的价值和提升
路径，涵盖适应变化、持续学习、谋划
力、价值交付等多视角。作者结合自身
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到“红圈所”从业10

年、秘塔科技创业7年的成长经历，将AI工具融入场景化教学，
手把手教你如何通过“换位思考”构建信任网络，如何用“谋划
力”解决复杂问题，在不确定性中破局。

这不是一本鸡汤式的励志指南，它戳破自我感动式努力的
幻觉和躺平的伪装，告诉我们在AI时代，定义问题比追求答案
更重要，真正的安全感来自迅速适应新规则并能与变化共处的
勇气。当同龄人还在焦虑时，这本书将带你抢占先机，成为驾
驭AI且自带解法的超级个体。

《做有办法的人》
王一快 著
中信出版社

做AI时代的解题者

内容简介:荒漠小镇女孩正经历成
人世界的欺骗；年轻的妻子望着丈夫的
脊背，生出逃走的意愿；繁琐生活悄然
将中女的人生缝隙填满；一笔意外之财
打乱小姨的生活节奏；如候鸟般随子女
迁徙的老年女性在城市夹缝中试图重
构自我……五种女性生存样本，如棱镜
一般折射出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处
境。她们在各自的困境中突围，却又微
妙地映照着彼此。郭玉洁描写的不是
宏大的故事，而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决
定性瞬间：一声难以捕捉的叹息，一个
突然的折返，一顿沉默的晚餐……在这

些看似平静的细节里，藏着我们关于自由、边界与自我实现的
隐秘对话。逃离从来不是唯一的解法，用微弱的行动去回应生
活里的“不对劲”，就是一次次微小的胜利，它们终将在我们心
底汇成强劲的、势不可挡的风暴。

《织风暴》
郭玉洁 著
新星出版社

日常的裂隙

方言学堂方言学堂

花头经
花样、花招：把戏、本事。亦作“花样经”“花头经
透来”“花花头头”“花头花脑”。
伊是花样经透来，一歇歇炒股，一歇歇炒房，样样
侪要做。

学生子
学生；学徒。
①现在格点学生子学习任务真重。
②伊带勒格点学生子个个侪出山。

烫平
衣服熨平；把事情摆平。
①明朝要去做客人，西装拿出来烫
平挂好。
②叫伊勿要急，请老张出面帮忙，保证拿事体烫
平。

态氛头
这副样子。亦作“态套”。
像伊格副态氛头，要本事呒本事，要体力呒体力，
歇两日大起来哪哈办。

混勒一道
掺和在一起。
伊勒格点人一直是混勒一淘，每日
天就是吃佬白相。

伊
带
勒
格
点
学
生
子
个
个
侪
出
山

记者 殳璐妍 倪雨伦

在四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作家詹政伟始终以深扎地方的笔
触书写普遍的人心，从《斑斓》到《巨来山海》，他的文字既是时代
的切片，也是个体命运的深情回响。明年，他即将推出两部意义
非凡的新作——长篇小说《巨来山海》与《我们都是有聊的人》。

《巨来山海》不仅被列为嘉兴市级文艺精品工程，也是他长篇创作
的“收官之作”。值此创作转型之际，我们专访詹政伟，回溯其从
病弱少年到教材作家的文学之路，探寻他如何在平湖的街巷与山
海之间，织就一场场静默而强劲的风暴。

记者：您曾到过文化馆、报社、开发区管委会等多个单位工作，这些
丰富的工作经历被您称为“最好的创作体验”。能否聊聊这些基层和机
关的生活体验，对您作品的影响？

詹政伟：当年我在文化馆工作时，因为我在那里从事文学创作的同
时还需要承担其他工作内容。起初，文学创作与行政工作相结合的状态
让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1996年的时候，因为
想要吸收新的营养和贴近生活，我有了去别的单位工作的想法。

我在报社工作期间积累了很多故事和人生经历，这些都丰富了我的
创作体验。其中一部名为《四季奔跑》的长篇小说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
的，其中融入了许多我在综合执法、清理流动人口等工作中的所见所闻
和人物故事。我常自嘲：在中国作家群体里，我或许是待过许多单位的
那批人。从文化馆再到报社、宣传部、统战部、组织部等十余个岗位的辗
转，我见证了人间百态。但作为作家，这种经历堪称宝藏——它不仅是
素材的富矿，更让我与笔下人物产生灵魂共振。创作的本质，在于真实
与真诚的平衡：写底层苦难，写边缘挣扎，写机关生态，写情感纠葛，最终
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写人。人，是永恒的主角，但人终归是人，任何异
化都会使其沦为非人的符号。真实，是现实主义的根基；真诚，是浪漫主
义的翅膀。二者交融，方能孕育出直击心灵的好作品。

记者：您能否谈谈自己早年学习经历中的感受，特别是在面对身体
状况不佳、成绩优秀的同时，承受着较大压力的情况？

詹政伟：我到现在还是很感谢我奶奶。我身体不好，缺课很多，但她
十分宠爱我，因为我出生在正月十五，她说我是文曲星下凡，所以肯定能
把文章写得好。以后家族的兴旺，也全维系在我身上了。她对我的关心
甚至超越了我的父母，她临终前还跟我说，尽管你写了很多文章，但写的
都跟我们家族没什么关系。你要是再不写的话，我们家是怎么样一个情
况，以后就谁也不知道了。奶奶的这种鼓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了
我信心，另一方面，又给了我压力，深怕辜负了奶奶的重托。在写作上，
我后来确实花了巨大的心思。

记者：您的作品被选入人教版教材，您对此有何感受和期待？
詹政伟：我有三篇作品入选人教版教材，我感到非常荣幸和期待。

这不仅意味着我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意味着它们将对孩子们产
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成就，以及作
品在全国儿童文学界的较高地位，这弥补了自己童年的好多缺憾。

写作之道：在真实中打捞人心

记者：您是如何通过真实故事创作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的？
詹政伟：我在新闻工作中接触到许多生动的真实故事，例如关于流

浪人员的生活困境。我曾请他们吃饭，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联系，这些
故事后来成了我作品中的灵感来源。通过深入生活，我得以描绘出普通
人的真实面貌和内心世界，这也是我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

记者：文学创作是否孤独，如何调节这种孤独感？
詹政伟：文学创作确实有时会感到孤独，但我是一个乐观并善于调

节的人。同时，与其他作家交流互动，从而减轻了孤独感，并乐于为文学
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记者：您如何看待创作和写作的区别？您觉得童年创作与现实主义
题材之间有何关联？

詹政伟：创作具有创造性，是发自内心且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写
作则需要模仿和借鉴，形式上易于学习，但内容无法直接教授。文学创
作是一种无法被替代的独特过程，因为它涉及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表
达。童年时期的创作往往充满想象空间，而现实主义题材则更侧重于反
映现实生活。将两者串联起来形成一部作品至关重要，需要综合运用各
种经历和观察，通过创造饱满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来展现普通人的
生活经历。

记者：您对当下青年作家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在保持创作新鲜感和
动力方面？

詹政伟：写作这个东西它不像其他，它痛苦在哪里呢，你要写出来才
能算数，必须要拿作品来，而且都是要发表的，不能仅仅停留在“在写”或
者“准备写”的状态层面，千万不能“不断构思，不断流产”，即便很难，也
还得一步一步去做，只能靠慢慢培育，说不定什么时候你的作品就会冒
出来。一旦冒出来，你的作品就会源源不断。这和挖井是一个道理。

记者：您长期扎根平湖/嘉兴，但文学视野并不局限于此。在“地方
性”与“普遍性”之间，您如何寻找平衡？

詹政伟：我的创作始终从脚下这片土地出发——平湖的街巷、嘉兴
的河浜、乡音与节俗，都是我故事的底色。但地方不是牢笼，而是望远
镜。真正的文学，要从具体的生活细节中打捞出共通的人性：老百姓的
悲欢、时代的褶皱、沉默中的坚韧。

我始终相信，越是深扎于真实的地方经验，越有可能触碰到普遍的
情感共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琐碎”，不是简单筛选风物，而是以真诚
的感知力，把一方水土里的呼吸，转化为所有人都能听懂的心跳。


